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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城区最开始的范围并不大，
主要集中在徐家桥周边的几条老街，
而如今繁华热闹的中心广场及周边，
当年都还只是“乡下”，从钟鼓岭、汤家
园、何家坳、龙山塘、荷叶塘、贺家土、
曹塘坝等等这些“土气”的地名，也可
见一斑。在众多“土气”的地名中，“学
堂冲”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具备十足的

“文化气息”。
冲，是指两座山之间低平的谷地。

学堂冲也不例外。印象中，当年修建设
路时，在如今老体育馆北边的运动场
及东侧的位置确有座红岩石山。学堂，
一般是指读书之地、学校。据说在清代
时，这里有一所远近闻名的私塾，故而
后来这里便被叫做“学堂冲”。

作为株洲城区少有的带有文化氛
围的老地名，学堂冲在新中国成立后
真的成了文化教育中心。不仅先后办
过小学、中学和中专技校，而且隔条马
路就是株洲铁路机械学校，连株洲卫
校也曾在这里“呆过”好几年。

1956 年，这里创办了株洲市学堂
冲小学。后来，学堂冲小学迁往市府
路，与原株洲市第八中学（简称“市八
中”）进行校区置换，改名市府路小学，
而市八中则在原学堂冲小学校址上进
行了扩建。此后，市八中迁往位于贺家
土的原株洲市第二中学校址。再往后，
在原市八中校址新建起了芦淞区体育
路中学，与由原二十三冶二公司子弟
学校更名来的体育路小学，合并成立
了体育路学校，为九年一贯制学校。如
今，体育路学校则更名为了体育路中
学。

如今的学堂冲社区居委会位于建
湘路，从这条路进去，沿道路左拐上
坡，是市政工程维护处用房，这里还曾
是株洲卫校所在地。株洲卫校也就是
今 天 的 湖 南 中 医 药 高 等 专 科 学 校 ，
1959 年在杨柳冲建校后，第二年就搬
至学堂冲。那时，一些胆大的男孩子会
偷偷跑进卫校，趴在解剖教室的窗户
上，探着头往里看，而教室里的学生们
则在上尸体解剖课。我属于胆小的，没
去过，但听那些男孩子说，趴窗户时又
好奇、又害怕、又想看。后来，株洲卫校
搬迁到朱亭镇，在农村插队落户当知
青的我考入该校的医士班，没想到，这
下是真的要上解剖课了。奇怪的是，真
正拿着手术刀解剖时，我却并没有害
怕。

学堂冲还有城区创办最早、规模
最大的幼儿园，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市
干幼儿园”，我就是从这里毕业入读小
学的。至今仍有关于幼儿园时期的画
面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幼儿园大寝
室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块大布，随着
一位阿姨手中绳索的拉扯而左右扇动

（俗称“人工大布扇”，旧时的理发店里
也有），孩童们在微风轻拂下做着甜美
的梦。

除了这些外，有着株洲“小清华”
美誉的何家坳小学与学堂冲也仅仅隔
了条马路。另一边，曾培育出了一大批
火车司机，在国内铁路行业内赫赫有
名的株洲铁路机械学校，与学堂冲相
距也不过几十米。此外，神农公园、工
人文化宫、株洲最早的体育馆也都紧
邻学堂冲。

在 最 初 的 株 洲 市 城 市 建 设 规 划
中，中心广场就在学堂冲这边，城市主
要干道从这里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辐
射，并在樟树坡（即株洲铁路机械学
校）建大型街心花园。株洲城区设东、
南、北、郊四区之前，如今的芦淞区有
一大片范围被称为株洲市中心区，而
这中心区的行政机关就是设在学堂冲
的体育路上。

学堂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曾是
株洲的文化中心，株洲市文化馆、株洲
市图书馆以及株洲市电影发行公司都
曾将这里作为驻地。那时株洲大多数
企业都有能放电影的俱乐部，全市各
俱乐部以及市属影院的跑片员都要到
这里来取电影拷贝（电影胶片），而电
影发行公司则掌握着全市电影的排片

“大权”。
学堂冲片区不光有书香浓厚，许

多企事业单位也曾在驻扎在这里。其
中，有两个当时较大的企业分别位居
学堂冲南北两端：学堂冲南端的大部
分被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简称

“湘安”）的办公大楼及职工家属宿舍
占据；学堂冲北端的大部分则是二十
三冶二公司的办公用房和职工家属宿
舍。这个二十三冶二公司的职工曾经

“牛气冲天”，上世纪 80 年代，该公司
许多职工都曾在国外工作数年，回国
时大多会带回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
之类的大件家用电器，这些可都是当
时十分紧俏的“抢手货”，因此能进入
这家单位工作是件惹人羡慕嫉妒的事
情。其实说起来，这两家大型省部属企
业都是在“一五”“二五”时期，为支援
工业新城建设而落户株洲，并为这座
城市的工业建设立下过汗马功劳。

学堂冲东部还曾经有过一家“牛
皮哄哄”的单位——株洲五金交电化
工原料采购供应站，市民喜欢称其为

“五交化站”，经营五金、交电、化工类
商品。在计划经济时期，物资整体都比
较匮乏，许多商品都要凭票供应，尤其
是包括结婚“三大件”——手表、单车、
缝纫机在内的一些紧俏商品，都曾在
这所“五交化大楼”里，凭票交钱提货。
从某种角度说，其实类似于今天的“甲
方”，也难怪他们口气大、调子高。

除了被文化氛围包围之外，学堂
冲的生活气息也十分浓厚，曾在株洲
声名远扬的“吊篮槟榔”就诞生于此。
那时，在现今体育路中学入口处西侧
的一栋楼房内，住在三楼的一户人家
生产加工槟榔，不仅口味好，其槟榔的
购买方式更是与众不同：欲购槟榔者
先要在楼下朝三楼这家窗口大喊几
声，听到声音后，窗口处会用绳子吊着
一个竹篮缓缓放下，竹篮里装着顾客
需要的槟榔包数。顾客取出槟榔，将所
需的钱币放入竹篮后，篮子就被绳子
拉回窗内。这种新奇的购物体验，让当
时的株洲人蜂拥而至，纷纷前来“打
卡”。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如今的学堂
冲周边只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几所学
校，偶尔路过时，我才发现不论是企业
还是商家，抑或是那些文化单位，都早
已“改头换面”，变了模样。听说这里可
能要建个大商场，我也期待着看到一
个全新的学堂冲。

吃过工厂食堂的工人，大多喝过“免费
汤”。

上世纪 70 年代初，我做工人的小厂食
堂在中晚餐开餐前，厨师会抬出一个铝制
大茶桶搁十字木架上，桶沿挂一只长柄铝
勺，桶内的菜汤腾溢热气，供就餐的职工随
意取之，免费。

免费汤，上面泛着星星点点油花，或漂
浮着些许青菜叶子，或沉淀着一层腌菜小
段，偶尔有几片肥肉窜上窜下。虽号称菜
汤，实与涮锅水相近，但具油盐味儿，当属

“食堂菜”的延伸品。青工大多还是比较青
睐这些汤的，有总比没有强，何况享受它不
用自个儿掏“菜票”。

食堂门口，小张、小李多半会先去汤桶
处，持勺舀上半盆，边去取饭菜窗口前排
队，边吮滋韵味，谓之“小啜压压饿性”。

食堂的伙食简单，千篇一律。常吃的不
外乎芹菜炒香干、辣椒炒肉、红烧鱼块等硬
菜；小菜乃包菜、芽白、白菜、萝卜、茄子、冬
南瓜苦丝瓜、豆角、雪里蕻之类。至于我，早
餐是馒头稀饭，中晚餐皆一荤一素，加上 4
两米的钵子饭，三五下就解决了。每每餐
毕，总会去那汤桶内再“挖”一勺汤，美其名
曰“漱漱口”。

这样，中晚餐前，总有十数人围着食堂
门口的汤桶边挤挤挨挨，长柄汤勺快速地
在人群手中轮转，都想捞进碗中的汤都带
点“内容”。人多汤少，吵架斗嘴时有发生，
甚至为争抢那汤勺而动手动脚也不少见。

一日中餐时，班组青工小熊的外厂女
朋友来会他，两人去食堂呷饭。他照旧先去
汤桶。此次，好不容易等得汤勺到手，正欲
将汤勺伸向汤桶内，组装班小刘一手托着
一摞菜碗，一手从中取下个菜碗，直接往桶
里挖出一碗汤递给身后同班组的青工，还
一碗连着一碗接力。小熊拿着汤勺站一旁
却无从下手，慌了，用手里的汤勺将正朝后
传递的那只菜碗打掉，菜碗里的汤溅了小
刘一袖子。小刘抓起被打掉于桶里的菜碗
顺势舀了一碗汤猛地劈头盖脸泼向小熊，
弄了小熊一脸一身。

小熊岂能枉受这个辱，更何况女朋友
在岸边观火，想都没想立马反击，使汤勺作
武器，一勺连一勺舀出桶内的汤向小刘兜
头泼去。二人放下手中汤碗汤勺打成一团，
众工友帮忙劝扯开，二人还踢腿挥拳互骂
不止……小熊的姻缘因此给搅黄了，这事
让如今已是老熊的他仍愤愤不平。

厨子马师傅瘦筋筋的，看起来一幅老
实巴交样，因为生活困难，便以食堂为自家
厨房，且不时往宿舍里捎带吃食与饭菜。他
不仅白呷还常往家白拿的做派，若有人看
不下去讲他两句，他便抓起菜刀摆出拼命
架势。

那天女冯师傅为此事开了他句玩笑，
他皮笑肉不笑嘿嘿两声，扬起手中炒着白
菜的锅铲就朝女冯师傅头上拍去，顿时脑
袋鲜血直流。另外一个女师傅赶紧到车间
喊来两个女青工帮忙送上医院缝了 4 针，

女冯师傅因此休了半个多月工伤假。厂部
的处理也随之来了：女冯师傅医药费、误工
费均由马师傅负担，并全厂通报批评。

马师傅怎受得了这个气，忍气吞声一
段时间后，一次中餐开餐前，他突然对着汤
桶撒下了一泡尿，又唤来另一个师傅将汤
桶抬出去。平素他每次打菜都要将瓢抖三
抖，看不惯他的人多了去。汤桶放妥后，围
在桶边的工友中有数人开始用筷子敲打饭
盒菜盆菜碗，并大呼小叫：“马师傅，怎么把
尿 桶 抬 出 来 当 汤 桶 糊 弄 我 们 ？缺 不 缺 德
啊！”马师傅装聋作哑铁青着脸钻出人群逃
了。闻讯赶来的厨房班长紧急调来两个师
傅将汤桶抬去洗菜池子倒了，洗了洗桶，又
十万火急亲自下厨开了一锅纯肉片汤叫人
抬出。

这样的桶装的肉片汤，哪个敢喝？在众
人的指责声谩骂声中，厨房班长领着两个
伙计出来，无奈地把这桶汤抬去倒掉。接下
来，汤桶前再无人问津。

厂领导听了汇报后，对马师傅作了严肃
处理：调去钢材库房做搬运工，考虑到他的
家庭实际情况，不罚款。从此之后，马师傅家
的一日三顿，只能掏工资解决了。他老婆以
此为由头还与他吵闹了好长一阵子。

大约过了两个多月吧，鉴于青工们的
强烈要求，工厂食堂又购回一只墨绿色搪
瓷的大茶桶，每日中晚餐时，食堂大门口一
侧又有了免费汤袅袅飘香，给工厂一隅带
来了久违的热闹。

母亲的萝卜灯
马俊

那年，我们一家四口居住的老屋，因为年久
失修漏雨了。雨季漫长，老屋旧得没办法再修，
父亲开始张罗着盖新房子。可是，家里的积蓄有
限，盖新房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旧房子推倒
了，新房子却迟迟建不起来，我们只好搬去村里
一处简陋的闲置房屋暂住。

那所房子连电都没有，到了晚上只能点煤
油灯，屋子里一片昏黄。转眼过年了，因为要攒
钱盖新房子，那个年我们过得极度节俭。一家人
都没有买新衣服，鱼肉也没有买，连哥哥最喜欢
的鞭炮都没有，只简简单单吃了一顿饭。如此寡
淡无味的年，让我忍不住抱怨：“妈，大年初一出
门，灵儿笑话我没买新衣服，小美笑话我们住小
破屋！”哥哥也说：“今年的年，过得没有一点年
味儿！”母亲听了我们的话，脸上掠过了一丝惭
愧。她朝父亲望了望，父亲也是一脸无奈。

转眼到了元宵节，母亲兴致勃勃地招呼我
和哥哥说：“你俩不是觉得今年过年没年味儿
嘛，咱来点有气氛的！我教你们俩做萝卜灯，元
宵节有了灯，福气和运气就都来了！”哥哥兴奋
地说：“对，灯象征光明和美好，咱们做萝卜灯，
就能迎来光明和美好！”

那个年代虽然没有“仪式感”这个词，但在
孩子们心目中，重大日子里一定要有些仪式性
的节目，否则就太无趣了。做萝卜灯对我来说，
既是新奇的游戏，更是节日的仪式，我当然乐得
参与。

母亲从一堆萝卜中挑出外形修长的，我和
哥哥打下手，帮忙把萝卜洗得干干净净。母亲把
萝卜的头尾切掉，只留下中间的一段，用来做萝
卜灯。那矮墩墩的一截萝卜，实在是谈不上好
看，可母亲把它捧在手里端详一番后，对我们
说：“这材料不错，这段萝卜做出来的灯肯定漂
亮！”我知道母亲手巧，她的手像是有魔法一般，
常常给我们带来惊喜，这次也一定能变出漂亮
的萝卜灯。母亲用小勺把萝卜的中间挖空，用来
放灯油和灯芯。挖好之后，萝卜灯的雏形就出来
了，依旧是丑丑的。不过不要紧，母亲用刀在萝
卜灯的边缘再雕刻一些花纹，用来做装饰。经过
了母亲的巧手打扮，萝卜灯变得漂亮了许多。最
后，母亲在萝卜灯里放入灯油和灯芯，一盏萝卜
灯就大功告成了。我和哥哥看着眼前这一切，也
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一口气做了四盏萝卜灯。

元宵夜，有的人家挂起了漂亮的红灯笼，有
的人家还放起了缤纷的烟花，灯火璀璨，一派热
闹。而在我们简陋的屋子里，母亲点燃了四盏萝
卜灯，放在屋子的四个角上。虽然光线依旧是昏
暗的，但我和哥哥却兴奋不已。我们讨论着哪盏
萝卜灯最亮，哪盏最好看。欢声笑语在屋子里回
荡，节日的喜庆气氛就这样被点燃了。

元宵节之后，春暖花开的日子就来了。父亲
和母亲种菜种瓜，努力挣钱。一段时间后，父亲
开始张罗起盖房子的事。

新房子终于建成了，我们搬进了宽敞明亮
的大房子里。新房子里灯火通明，再也不用点昏
暗的煤油灯了。不过从那时候起，我们家有了个
不成文的规定，每年元宵节都要做几盏萝卜灯，
不为装饰繁华，只为点亮希望。

母亲用她的萝卜灯告诉我们，日子再黯淡，
黑夜再漫长，只要点亮心中的光明，就一定能迎
来美好的明天。

山里来的客人
魏捷

我有四个姨妈和两个舅舅。只有二姨留在了大山里，其
他的都到了城里。

二姨为什么没出来？我妈说因为二姨没上过学。可是，
外公是非常重视读书的人，小舅舅去放牛，外公都会再三叮
嘱他把书带上，怎么会没让二姨上学呢？“二姨脸上有胎
记。”我妈说。我突然想起来，在二姨的左半边脸上有一块黑
色的胎记，乍看有点吓人。

我从来都不怕二姨脸上的胎记。她的眼睛亮亮的，说话
的声音好温柔。小时候，每当我走近二姨身边，她就会放慢
手中的活儿，和我说话，逗我玩一会儿。“二姨去上学，同学
们都盯着她的胎记看。她怕羞，就再也不肯去上学了。”我妈
说，因为这个原因，二姨没有走出大山，后来又嫁到大山的
更深处了。

寒暑假里，我跟着妈妈回老家，却没有见到二姨。我很
想念她，但山路漫漫，交通不便，也就只能想想。

一个夏日的早晨，我醒过来时，屋子里的阳光有些刺
眼。恍惚中，我看见二姨来了，身边还站着一个女孩。我以为
是在梦中，掐了自己一把，疼，随即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翻
身下床扑进二姨怀里，二姨笑眯眯地一把将我搂住，就像小
时候每次见面时那样。从惊喜中回过神来后，我看着二姨身
后的女孩，满脸都是疑惑。二姨笑了笑，告诉我，这是她的女
儿，叫青青，“这次带她来看看大城市。”

我带着二姨和青青去逛街，商场、服装店、食品店……
青青的眼睛都不够用了，可让她停下脚步的地方是书店。我
发现她走进书店后，眼睛都变得亮了许多。“也许，二姨没有
读过的书，青青能补上。”我心想。

接下来的几天里，二姨忙着和兄弟姊妹们相聚，“下次
还不知啥时来呢。”

我负责带着青青四处游玩，但她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书
店，只要拿起一本书，就很难放下。我忍不住问她：“你怎么
这么喜欢看书啊？”青青说，她的家乡没有这样的书店，“我
从没见过这么多书。”她还说，她妈妈常跟她讲，书读得多，
就能走得远，“离开大山，就像她的兄弟姊妹们那样。”

二姨她们要回山里了。我决定带她们好好去玩一玩。玻
璃柜台里，黄蝴蝶发箍真漂亮，青青戴在头上，像公主一般。

“好看，买下来吧。”虽然我极力肯定，但二姨却犹豫不决，青
青也说要再逛逛，一行人只能出门继续往前走。路过书店
时，青青走进去，从书架上拿下那本《绿野仙踪》，这是她第
一天在这家书店里看的书。“我想买这本。”青青将书捂在胸
前，二姨这次没有犹豫，立刻付钱买下了。

走出书店后，二姨小声对我说：“等下带二姨回那个卖
发箍的店吧。”我笑了：“二姨，我也正打算再回去呢。”我坚
持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下发箍送给青青，希望她戴着发箍，会
常常想起我这个城里的姐姐。

车子徐徐开动，我们和二姨、青青挥手再见。后来，我曾
多次回忆起这一幕，但想起来的只有二姨满是微笑的脸，和
笑得十分灿烂的青青。

有时再见就是永别。就在来年的春天，二姨走了。得知
消息的那一瞬间，我仿佛明白了二姨带青青来城里的心愿
是什么。二姨，你知道吗？青青后来读了好多书，也来到了城
里，你的心愿她帮你实现了。

没有妈妈的年
罗春娇

“门前有车不算富，家中有妈才是福。愿扫除天下老妈
身体的所有疾病……”春节期间，不少人在朋友圈为母亲转
发这样一条祈福信息。

遗憾的是，我没有这样的“权利”了。2021 年 5 月 5 日，
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妈妈突发脑梗离开了我们。

俗话说，有妈妈在，你就永远是个孩子。往年，我都是大
年三十左右或者正月初二才回老家。等待我和爱人、孩子的
是整洁一新的家、热腾腾的饭菜和浓浓的关爱。

今年，年关愈近，爸爸的孤独感就愈强烈。于是，姐姐提
前回家陪爸爸购置了各类年货，我也提前请了假，大年二十
六这天就往家里赶，当天到家休整。接下来的几天，我和爸
爸一起抓紧时间洒扫除尘、清洗物件、备制年饭……每天一
早，虽然留恋被窝的温暖，可是想到爸爸已经做好准备，等
着和我一起去完成当天的“任务清单”，便充满干劲地钻出
被窝。

攀高爬低、整理收纳，时间一点点过去，我手臂、腰背的
酸胀感也在一点点增加。想到身体不好的妈妈，每到过年都
要这样操持，既感动又愧疚。一边整理，爸爸一边不由得念
叨起往年和妈妈一起忙碌的一幕幕。诗词中的“不思量，自
难忘”，真真切切地展现在眼前。

老家当地有除夕祭拜天地、祖先的习俗。一大早，村民
就提着大公鸡，带着香烛鞭炮到庙里杀鸡，祭神灵。公鸡去
毛洗净，和鱼肉一起上蒸锅。出锅后，村民将带着腾腾热气
的食物用盘子装好，举过头顶，背朝大门，面向远方鞠躬叩
拜，然后再回到堂屋的神龛前，叩拜先人。往年在神龛前忙
碌的妈妈，今年已经成了面前的一幅遗像。她脸上带着慈爱
的微笑，静静地看着我们……天地浩荡，但从今往后，我们
只能在这一堆黄土前唤一声妈妈，而回应我们的，只有山间
清风拂过竹林的声响和林间鸟雀的鸣叫。

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迎来了正月初一，外出打工回
到故乡的邻里、亲戚晚辈陆续来家里拜年。在他们的回忆
里，妈妈的勤劳、朴实，对女儿的奋力托举再次一一呈现。大
家纷纷感慨，如今女儿们成家立业了，终于到了不用吃苦受
累，可以安享晚年的日子，她却走了。是啊！如此美好团圆的
日子，您若在场，该多好！往后余生，有您继续护航，该多好！

正年初二，爸爸一大早从地里摘来了芽白、茼蒿、芹菜
……往年，我只知道蔬菜从菜园到菜篮再到餐桌的这个流
程，今年，我化身厨房小妹，摘菜、洗菜、切菜就用了两个多
小时。一顿操作下来，我真切体验到了一菜一蔬的来之不
易，更感受到了母亲在每一次烹饪美味中倾注的爱意。

相聚总是短暂，别离却是漫长，带着重重的离愁，初三，
我和爱人启程去婆婆家。挥手作别，遥望不远处的青山，心
中默念，妈妈，下次再来看您。

记事本

真情

旧事 “免费汤”传奇
宋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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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学堂冲路

从空中俯瞰株洲市幼儿园

现在的体育路中学
被居民楼紧紧包围

现在的体育路中学

学堂冲路和体育路交界处的老
房子，当年的“吊篮槟榔”就在类似的
老房子中

从学堂冲路出来便是体育路

学堂冲旁不远处，原本的铁路机
械学校早已搬迁

体育路与人民路交界处的五交化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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